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周瑤的天堂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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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冰戀書櫃》



周瑤又一次被半夜的噩夢驚醒，她大叫一聲猛然間坐起身，心臟撲通撲通直跳，周瑤痛苦的捧著腦袋，她實在受不了這種折磨了，與其天天這麼受罪，還不如尋死算了。



周瑤一把抓過床上自己脫下的肉色褲襪，在自己脖子上緊緊的纏繞了一圈，雙手分別抓著兩端，拚命的勒自己的脖子。



窒息讓她不由得伸出了舌頭，睜大了眼睛大張開嘴，兩隻腳丫也盤在一起，兩隻拽著褲襪兩端的手用盡了全力，甚至都已經隱隱有些發抖。



周瑤努力的打算送自己一程，就這樣勒了幾十秒，因為無法呼吸，肺脹的難受，她的身體在床上扭曲著，實在受不了了，手鬆開了，周瑤拍打著自己的胸大口的喘息著，看來勒死自己是不可能了。



那就換個方法吧，脖子上纏繞著褲襪的周瑤又一次躺下，褲襪的兩端被繞過床頭橫木繫了死扣，周瑤又一次閉上眼睛，躺著的身體努力挪向床尾的方向，繃緊的褲襪緊緊的勒住周瑤的脖子，仰面朝天的女孩雙手緊緊抓住床單。



絲襪又一次勒緊了女孩的脖子，她憋紅了的臉努力的吐著舌頭，兩隻手不由得攥緊了拳頭又鬆開，可忍受不了窒息的痛苦又讓她攥緊拳頭……



女孩光潔的雙腿在床上踢蹬，時而蜷起，又時而用力繃直，兩隻手抬起來卻又不知想做什麼，兩隻漂亮的小腳丫糾纏在一起相互用力的摩擦，一個用力，兩腳分開。



躺在床上自縊的周瑤拚命的扭動著身體，無意識的試圖努力將身體翻身扣過去，卻總是剛一翻身便躺下。



勒緊脖子的褲襪讓周瑤無法忍受，兩隻小手終於攀到脖子的位置，努力的勾住褲襪，試圖給自己喘息的機會。



而身體在求生的本能下逐步向床頭方向挪動，讓她有了喘息的餘地，感覺自己的嘗試似乎又錯了的周瑤放棄了躺著自縊的打算。



躺了十幾分鐘，周瑤將脖子上鬆鬆垮垮的褲襪摘下，坐起身子緩了緩勁。



自盡原來是一件這麼費勁的事情，可是周瑤覺得自己不能再拖了，神經衰弱讓她的精神狀態越來越差，整日整夜的失眠，偶爾的睡著還要被睡夢驚醒，她已經瀕臨崩潰的邊緣了……



洗刷間裡，周瑤拚命的洗臉，可是她卻覺得自己的神情越來越恍惚，冥冥中有個聲音在她耳邊不停的響起：周瑤，該上路了。



周瑤，該上路了。



周瑤，該上路了……



周瑤有些歇斯底里的把頭埋進水池，溺水的痛苦讓她猛的揚起頭，凌亂的頭髮，面無血色的臉。



她踉踉蹌蹌回到臥室，抓起那條用來自殺的絲襪，整個人趴在門上關上了門，女孩無力的倚著門坐下，側身將手中的絲襪中段纏繞在門把手上。



周瑤反身倚著門，高昂著頭，兩隻手用力的把拉緊的絲襪兩端繞在自己脖子下方，挽了兩個死結。



鬆開手，垂下頭顱，女孩的脖子被絲襪死死吊在門把手上，窒息的痛苦讓她不由得吐出了粉色的舌頭，雙手努力的攥緊，喉嚨裡發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呻吟，平直伸向前方的雙腿不由得分開，由不由得夾緊，再分開。



兩隻玉足掙扎著踢蹬著，把兩隻拖鞋提出老遠，精緻的腳丫時而繃直時而又垂直於美腿。



終於忍受不了脖子上勒緊的絲襪，女孩兩隻手抬起，抓住絲襪讓自己邊咳嗽邊大口喘息。



周瑤倚著門坐著，痛苦的抱著自己的腦袋，無論如何，她已經不想再看到明天的太陽。



對她來說，死亡就是對她最大的賞賜。



怎麼辦？或者，怎麼死？周瑤搖搖晃晃的回到臥室，腦袋碰到門框都沒覺得疼痛，只要能讓她死，一切都無所謂。



她哆哆嗦嗦啟了一瓶紅酒大口大口的灌下去，酒精的作用讓她覺得渾身有些燥熱，並且有種暈暈乎乎的朦朧感。



漂亮的女孩臉上泛著紅暈，活著對自己來說就是一種悲劇，去上吊吧，找個高一些的地方讓自己懸在空中，送自己去天堂吧。



周瑤套上一件白色的短袖衫，又把那雙沒能吊死自己的肉色褲襪套在腿上，配上一條白色短裙，把腳伸進白色厚底涼鞋。



女孩從床上抓起自己的皮帶，自己只是需要一個高一點的位置吧——之前自己怎麼沒有意識到，陽台門框上方的暖氣管，是自己上吊自殺的絕佳位置。



女孩搬了凳子擺在門框下，踩著凳子的女孩努力踮起腳尖就可以把皮帶繞過暖氣管，扣好皮帶扣子，女孩移動下皮帶，抬起頭，雙手恰好可以把皮帶套上脖子。



暗夜無聲，站在凳子上做好了上吊準備的周瑤感到心安了許多。



上吊是自己通過天堂的必經之路，周瑤挪動著雙腳踩在凳子的邊緣，只要踢開凳子，自己一定就可以吊死了，周瑤閉上了眼睛，對她而言，送自己上路是一件很鄭重的事情。



冥冥中，似乎有一個聲音在她耳邊想起，周瑤，該上路了。



被肉色褲襪包裹著踩著涼鞋的腳踢開了凳子，凳子倒在地上的聲音讓已經被皮帶勒緊脖子的周瑤心中鬆了一口氣——天堂的大門已經向自己打開了。



少女的雙腿用力踢蹬著，上吊後全身的重量壓在套著皮帶的脖子上，鑲嵌到脖子裡的皮帶讓她輕輕吐出粉嫩的舌頭，麻嗖嗖的。



臉脹脹的有種充血的感覺，眼前的眩暈感不知是酒精的作用還是上吊的作用，倒是應該感謝那瓶紅酒，周瑤並沒覺得上吊有多痛苦，白色裙擺下兩條美腿有些隨意的掙扎著，上下踢蹬。



周瑤的心裡很平靜，吊死之後，自己就不會再那麼痛苦了，兩隻手有些不知所措的揮舞，又垂下去，也許是內心的安靜，也許是對吊死的渴望。



周瑤並沒有掙扎太多，適應了上吊的感覺之後，兩條腿輕輕抖動著，時而稍微用力前後搖晃兩下，兩隻手時而攥起又時而鬆開。



踢開凳子懸在空中開始上吊的瞬間，周瑤覺得整個人有種前所未有的釋然感，活著對她來說是一種沉重的負擔。



周瑤朦朧中覺得自己小腹有點燥熱，乳頭不知道什麼時候磨蹭著上衣讓她有些癢癢的感覺。



她迷迷糊糊中覺得自己應該夾緊雙腿，因為沒穿內褲，掙扎的雙腿讓褲襪襠部摩擦著陰部讓她感覺自己全身已經酥酥的。



那雙差點吊死自己的褲襪襠部應該已經濕透了吧，一切都無所謂了，周瑤夾著雙腿試圖摩擦著襠部，讓自己享受著舒服的快感，快感讓她無比興奮，原來上吊是一件如此美妙的事情。



周瑤的喉嚨裡發出含糊不清的興奮的呻吟，她真沒有想到，在她痛苦的一生即將結束的時候，最幸福的事情，竟然是上吊時候的快感。



吊在皮帶上的周瑤不由得整體晃動著自己的身體，雙手試圖去觸摸自己的下體——



當然隔著裙子和褲襪是不可能做到的時候，但是她已經感覺到自己的褲襪襠部濕透了，愛液順著褲襪已經淌到同樣穿著褲襪的腳底。



周瑤感覺自己眼前已經金光一片，又陷入了無盡的夜色，可在興奮中，她已經不在乎這些了，美少女的身體突然向前快速的抖動著，白色的短裙前露出液體浸漬的痕跡。



涼鞋露出的腳趾尖，液體滴答到地上，垂在皮帶上周瑤的腦袋耷拉下來，她終於如願以償自縊身亡，進入了夢寐以求的天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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